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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游客惊艳于三星堆博物馆里展示的文物，但让人想不
到的是，这个博物馆里的陶器大多数是曾大爷修复的，包括形
似“愤怒的小鸟”的小猪，引起学术讨论的龙凤纹盘，还有网红
火锅“陶三足炊器”等。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告诉记
者，“曾师傅手艺很厉害，主要修复陶器，大的小的都有。”在三
星堆考古圈内，大家都喊他“曾院士”。

《不止考古·我与三星堆》在B站上线后，很多网友说：“前
两期节目中看到的都是年轻的考古人，这一期突然出现了曾大
爷这样一位高龄考古人，着实让我有点惊讶。看到后面才知道
他还是三星堆网红火锅的修复人员，太厉害了！他不仅在修复
陶器上经验丰富，还能跟考古队一起去田野挖土，面对镜头笑
起来也好可爱！”

作为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的老技工，曾大爷凭借精湛的技术
和踏实的态度，得到了考古队的认可，后来他开始学习陶器修
复。曾大爷告诉记者，陶器是常见的历史遗存，是各时期百姓
生活样态的印证，勘探中他看到了很多陶器，有了经验后每当
发掘到陶片，他都能精准判断出陶片的朝代。

“那会工作站来了几个陕西的老师修陶器，几天几夜才修一
个。我还记得，他们把黄蜡熬了，淋到要修复的地方，硬了后撬
掉，再打石膏。我看了都觉得拖沓得很，我是把泥巴补到胎里头
的。老师们都好奇我咋修这么快呢，我修三个，他们才修一个，后
来他们都学我。”说到这里，曾大爷有点小骄傲，还说当时要修一
个壶，只有一点点宽，很难弄，老师们就给他修，他也顺利完成了。

修复陶器最难的一步是“石膏补形”，曾大爷告诉记者，他有
诀窍：胎泥巴，就是先用泥巴捏出陶器缺失部分的形状，然后在表
面抹上石膏，等石膏晾干了，把里面的泥胎刮出来，陶器差不多也
就修复好了。“胎泥巴”听起来很简单，不就是捏橡皮泥嘛，但真正
上手就会发现，要捏成什么样，是需要根据残存陶片的形制，结合
经验来推算的，并不是信马由缰地随意发挥。学方法很简单，学
会之后如何灵活运用，那就需要成千上万件陶器修复的磨砺了。

在纪录片《不止考古·我与三星堆》之《器与不凡》中，他修复
了一件三星堆出土的陶盉，是三足酒器。只见他把拳头大小的特
质泥巴往地上砸，砸成摊饼，而陶盉残缺部分的数据都在曾大爷
的脑海里，根据断口的弧度，靠经验和感知，他精确计算出缺失部
分的形状。不过盉足要修多长，是最大难点，他腼腆地笑说：“都
要靠经验，靠残留的足尖来判断和收口，因为难，所以一直没修。”
最后，曾大爷再把特质泥巴一点点全部掏出来，“这个泥巴比米还
贵，好多钱一斤呢，从很远地方买来的，要重复利用。”

问起修复陶器的乐趣，曾大爷朴实地说，把它们搞得漂漂
亮亮的，别人看着高兴，自己看着也高兴，有成就感。

73岁农民大爷自学修文物成圈内“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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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距离曾大爷的家也就 100
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让他得以深耕三
星堆半生，31岁跟三星堆打交道，参与过
一号坑、二号坑以及城墙的发掘。

1980年，直升机航拍三星堆遗址让他
印象深刻，“那会儿考古队来挖房基遗址，
喊我们生产队的人去帮忙，晚上还要帮忙
点火把，后来也下地，就是考古队的老师
喊我们挖哪里，我们就挖哪里，喊怎么挖
——比如用手铲刮薄一点，就刮薄点……”

1986年，因为当地一座砖厂挖土方时
发现了玉石，三星堆一号坑被发现，就开
始挖掘一、二号坑。曾大爷回忆说，一号

坑挖了 2个月，他白天负责给考古队买菜，
晚上负责把坑里的水舀掉。有一天下午 1
点多，他准备去一号坑拆棚子，结果有个
村民说“挖出了铜脑壳（注：就是三星堆面
具）！”开始他还以为是逗他玩，结果一看
是真的，赶紧蹬自行车去报告公安局，“当
时路烂得很，回来的时候摔了一跤，牙齿
都摔掉了。”

“那会儿有很多村民在一、二号坑
帮忙，我是坚持时间最长的。”曾大爷
说，两个坑发掘完，他就跟着考古队在
周边跑野外勘探，也开始正式学习各种
考古技能。

《不止考古·我与三星堆》第三集《器与
不凡》中，有曾大爷打洛阳铲的画面，很多
网友发弹幕点赞“很丝滑”。

曾大爷告诉记者，上世纪 90年代，他
就跟着考古队搞钻探调查，打洛阳铲是必
备技能，他是跟河南考古队学的，手攥着往
土里杵，很多人手上全是水泡，“其实这跟
干农活一样，也是一门手艺嘛！人要站直，
有些人站歪了，手就没劲。我们刮土也刮
得平平坦坦的，都是有技巧的。”曾大爷说
到这些技术要点很骄傲，他举例说，还有一
个活儿叫“切边”，“我们切边要看直、看平、
看圆，边要立就立，要斜就斜，全靠眼力。”

手艺好，做活又精细又认真，曾大爷因
此经常受邀出差，跟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
的工作人员去过四川宜宾、雅安、巴中，还
有重庆的很多地方。他在重庆的丰都打了
几年洛阳铲，“当时修三峡水电站，要找墓，
工作也很细，不能乱挖，边子找不出来就挖
不下去，要花很多时间。”一般农闲的时候
出去，等到打谷子了，就回家。曾大爷还蛮

喜欢出差的，外面很热闹很活络，每次挖出
新东西，也很开心。

纪录片里，拥有 30 多年勘探经验的
他，熟悉每一种土样，“五花土”“红烧土”
等，他一看便知。

有趣的是，曾大爷知道发掘工作中各
种包含物的特征，但他不知道每次野外发
掘，都会有发掘简报在北大核心期刊上发
表，那些简报的作者栏里，都有“曾卷炳”的
署名。他不知道在核心期刊拥有文章署名
代表着什么，但他知道，洛阳铲打出红烧
土，代表着可能就要挖到遗址了。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在广汉“考古”
圈子里，曾卷炳很有名，大家都称赞他“厉
害”，是“元老”。曾大爷凭着长期在三星堆
的发掘经验，对三星堆了如指掌，连大学教
授都会向他请教一二。他依照几十年的经
验，可以从砖头形制判定它的朝代，辨别墓
葬深度等，与专家看法并无二致。有时候
研究所去野外勘探，也会请曾大爷帮忙前
去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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